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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析人类起源神话中的造人母题
———以布努瑶神话史诗《密洛陀》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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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科学院 民族文学研究所,北京102400)

  摘 要:人类起源神话作为神话的一个基本类型,主要叙事是解释人类的由来问题。“造人”作
为其中的典型母题,以其特殊方式表达出人类对自身由来问题的朴素理解。在神话史诗《密洛陀》
中,人是由女始祖密洛陀创造出来的,据此歌颂了其创世造人的丰功伟绩,揭示了各分支的发展演

变。《密洛陀》解释了天地万物的产生、人类的由来等本原性问题,它以特有的造人方式诠释了人的

起源问题,史诗中的造人母题隐喻着丰富的文化意义。
关键词:神话;人类起源;造人母题;密洛陀

分类号:B93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1395(2019)02-0027-04

  神话作为人类早期重要的艺术之一,是珍贵的

非物质文化遗产。正如王宪昭研究员在《中国神话

母题 W编目》一书中所指出的:“神话是‘神’话,也
是‘人’话。神话承载着人类远古文化的重要信息,
兼具文学、历史、哲学、民族、宗教、律法等诸多学科

的内涵。神话在纯真朴实的语言中透露出人类的智

慧,在幻化怪诞的叙事中张扬着生存的理性。”[1](P1)

无论在神话产生的原始时期,还是在神话流传的当

下社会,神话在人类生产生活的方方面面发挥着重

要作用。
人类起源神话作为神话的分支之一,主要解释

了人类的由来问题。在人类起源神话中,对人类由

来问题的解释众说纷纭。有说人类是创造出来的,
有说人类是生育产生的,有说人类是变化而来的,有
说人类是婚配孕育的,如此等等。可以说,不同民族

对“人类由来”这一本原性问题的解释说法不一。本

文所说的“造人母题”主要是指造人之神借助于一定

的物质材料,运用自身的神力或借助外界的力量来

创造人类的神话叙事。在各民族的人类起源神话

中,存在大量的造人母题。汉族有“女娲抟土造人”
之说,壮族有“布洛陀造人”之说,水族有“牙线造人”

之说,瑶族有“密洛陀造人”之说等,这些神话都通过

“造”这一相同的方式解释了人类由来这一本原性问

题。本文以瑶族支系布努瑶神话史诗《密洛陀》为
例,对人类起源神话中的造人母题进行简要分析。

  一、《密洛陀》的版本与内容结构

布努瑶作为瑶族众多支系之一,主要分布在广

西都安、巴马、南丹等地区。该支系不同于瑶族的其

他支系,主要信仰密洛陀,尊奉密洛陀为本民族的创

世始祖。在布努瑶的观念中,天地万物的产生、人类

的起源、社会的生产生活景况以及一切有关该民族

的信仰、习俗、文化等,都与密洛陀这一女始祖密切

相关。在布努瑶支系中,神话史诗《密洛陀》可谓家

喻户晓。《密洛陀》从搜集整理到最后定型,经历了

一定的发展过程。在目前流行的版本中,比较著名

的有四个版本。壮族诗人莎红在广西民间文学调查

组搜集的《密洛陀》原始资料的基础上,对其中的造

天地、造房子、造人等创世部分进行整理,发表于《民
间文学》杂志1965年第1期。1981年广西民族出

版社出版了单行本,这是第一个版本。民间文学研

究事业的复苏,推动了蒙冠雄(瑶)、蓝克宽(瑶)、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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泉脉等人对《密洛陀》史诗的搜集整理工作。1986
年广西人民出版社出版了蒙冠雄等人翻译整理的

《密洛陀》,并将其编入《广西瑶族社会历史调查》(第
七册),这是第二个版本,这一版本较之莎红版更为

完善、丰富。第三个版本是蓝怀昌、蓝书京、蒙通顺

搜集翻译整理的《密洛陀》,1988年由中国民间文艺

出版社出版。至此,已整理出版《密洛陀》全文。第

四个版本是蓝永红、蓝正录搜集译注的《密洛陀古

歌》,2002年由张声震主编并由广西民族出版社出

版。当然,关于《密洛陀》的史诗还有很多其他版本,
在此不一一述说。笔者主要以蓝怀昌、蓝书京、蒙通

顺搜集翻译整理的《密洛陀》为蓝本。神话史诗《密
洛陀》一书除《序歌》部分外,一共包括三十四章。这

部长达一万四千行的史诗实际包含三部分内容:第
一部分以神话叙事为主体,主要叙述了密洛陀的神

奇诞生以及她和她的儿子们开创天地万物、创造人

类的丰功伟绩;第二部分在表现形式上更接近传说,
主要讲述布努瑶遭受民族压迫后被迫迁徙流浪的辛

酸史;第三部分基本反映出布努瑶产生与迁徙的史

实,介绍了布努瑶繁衍分支的各个支系家谱。
目前,学界关于这一创世史诗的研究成果较为

丰富。纵观这些研究成果,大多是从整体上来考察

《密洛陀》的价值,对史诗中的人类起源问题关注不

多,研究成果也较少。其中,张利群在《人文杂志》

2016年第10期发表的《布努瑶<密洛陀>创世史诗

的人类起源叙事阐释》一文涉及人类起源问题,但他

主要是从人类学的视角来阐述这一问题,且对史诗

中所谈及的“造人”这一特殊的人类起源方式并没有

重点探究。王宪昭研究员在《长江大学学报(社会科

学版)》2017年第4期发表的《少数民族创世神话史

诗的非遗功能———以瑶族布努支系<密洛陀>为例》
一文,运用母题分析法分析少数民族创世神话史诗

的非遗功能。基于这些研究成果,笔者主要关注《密
洛陀》中的造人母题,以《密洛陀》为例,对人类起源

神话中的造人母题进行探究。

  二、《密洛陀》造人母题解读

在瑶族布努支系中,女神密洛陀是众神和人类

的母亲,也是先知先觉的首领。她创造天地日月后,
又生育了二十四位男女大神。从此,密洛陀便负责

指导、规划、监督这些男女大神们的创造事业。密洛

陀合理安排分工,为最终造人做好了充足的准备。
(一)造人者

造人者是造人神话中的主体。在布努瑶的史诗

《密洛陀》中,人是由女神密洛陀创造出来的。史诗

《密洛陀》的《序歌》中讲道:“我们的母亲密洛陀创造

了地,我们的母亲密洛西创造了天。洛陀创造人类

万物,洛西创造太阳月亮。母亲的恩最大,阿妈的情

最广。没有她布努难以出生,没有她东努怎么成长?
是洛陀给了我们智慧,是洛西给了我们力量。她使

我们勇敢、勤劳,她使我们诚实、善良。”[2](P5)

从造人者这一主体视角来看,密洛陀造人属于

“神造人”这一母题范畴。密洛陀的诞生方式以及她

在造万物的过程中所显示的能力都具有神的特征。
密洛陀从风里诞生,在气中出世,她通过呼风换气可

以产生天梁和地柱、太阳和月亮、云彩和繁星等,这
些手段和方法无不表现了密洛陀富有神性的一面,
烘托出造人女神密洛陀的非凡特征。同时,在造人

的过程中,她又赋予人类勇敢、勤劳、诚实、善良的民

族性格,这更能凸显密洛陀的神通广大。与壮族布

洛陀男神造人以及汉族伏羲女娲男女大神共同造人

等不同,密洛陀是一位充满母性色彩的女神形象。
天地万物由密洛陀创造,二十四位男女大神由密洛

陀创造,造人之前的一系列准备工作,如造群山峻

岭、造江河湖泊、造百鸟群兽、造谷类食物等,都由密

洛陀合理安排她的二十四位男女大神去协同配合、
共同完成。这一方面体现出密洛陀具有绝对的领导

能力,另一方面也体现了她善于用人、统筹规划的高

超能力。史诗中交代密洛陀“挡风身受孕,遮气体怀

胎”,产生了二十四位男女大神,换言之,二十四位男

女大神的产生皆受自然力的帮助,由密洛陀独自创

造。显然,史诗中所表现的这种“只知其母,不知其

父”的婚育观念来自于母系氏族社会。密洛陀集创

世、造人等大功于一身的光辉形象无疑会引起人们

的崇拜仰慕之情。在母系氏族社会,女性因其在生

产生活中所起的决定性作用而被人们爱戴和歌颂。
透过史诗《密洛陀》,我们可以窥探出布努瑶在母系

氏族社会的发展概况。罗兰·巴特在《神话修辞术》
一书中写道:“世界提供给神话的,是历史真实,我们

根据人们造成这种真实或使用真实的方式来界定

它,尽管这需要回溯到相当久远处。”[3](P173)

(二)造人材料

关于造人神话中的造人材料,可谓种类繁多。
人身体的部位可以造人,动物、植物也可以作为造人

材料,甚至一些无生命物,如石头、泥土、水、光等,都
可以用来造人。造人材料的不同,生成了不同民族

中形色各异的造人神话。鄂伦春族有“用鸟造人”之
说,拉祜族有“刻木造人”之说,哈萨克族有“用光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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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之说等。关于造人材料的选取,史诗《密洛陀》中
是这样叙述的:“这种东西叫蜜糖,那种飞虫叫蜜蜂。
蜜蜂会采花,采花制蜂蜡。用蜡造蜂洞,洞内酿蜂

蜜。花粉能酿蜜,花蜡能酿糖。用花蜡来制造人仔,
看看成不成。”[2](P306)

密洛陀的儿子桑勒上山打猎时发现蜂蜜,密洛

陀的第五个儿子阿波阿难发现这种食品不仅口感

好,能振奋人的精神,还使他久治不好的喘病得以好

转。很明显,在史诗《密洛陀》中,蜂蜜不仅具有其自

身的功效,而且被赋予治疗气喘病的神奇功效。这

与蜂蜜在布努瑶日常生活中扮演的重要角色直接相

关。众所周知,布努瑶被称为“山的民族”,他们居住

在偏远的山区,自然就有机会接触许多野蜂。由于

当时生产力发展水平有限,蜂蜜以其资源丰富的优

势在布努瑶的生产生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久而久

之,布努瑶就形成了养蜂的习惯。值得注意的是,养
蜂不仅被用于满足日常基本生存需要,还具有重要

的祭祀功能。一般而言,在举行宗教仪式时,需要一

定的祭祀用品。香火是人们较为常见的祭祀用品,
而布努瑶在祭祀诸神时并不选用香火,而是用自己

提取出来的蜂蜡。他们把蜂蜡和蜂仔混合捏成人和

动物的模样拿去晒干,等到祭神时就拿来烧。在布

努瑶的观念中,蜂蜡就是一种神通广大的神,它不仅

能请来诸神,还能推断吉凶祸福,辨别善恶是非。人

们在构造密洛陀造人神话时,很容易将造人神话与

祭祀风俗联系起来。[4](P411)汉族女娲抟土造人的神

话对我们而言并不陌生,女娲将黄土作为造人的原

料是由其地处黄土高原以及社会生产中陶器业的发

展决定的。由此可见,造人神话中造人材料的选取

与环境因素直接相关。
(三)造人过程

造人过程在造人神话中占有重要比重,由于造

人主体和材料来源的差异,造人的具体过程也不尽

相同。在造人神话中,有的造人过程较为顺利,有的

造人过程比较曲折,甚至经历了二次造人等。在神

话史诗《密洛陀》第二十一章《造人类》中,开篇这样

叙述:
“洛陀原先让她的男孩和女孩相婚配,洛西

开初让她的十二男和十二女相亲爱。她们没生

出人仔来。她们生的是石头泥块。石头变成虎

精,泥块变成伢严。虎精要吃人类,伢严要吃小

孩。洛陀最苦恼,洛西最烦闷。用什么来造人

儿,拿什么来繁人类?”[2](P303)

由此可见,密洛陀刚开始打算让她的二十四位

儿女婚配生人,结果却生出了石头和泥块,且石头、
泥块变成的妖怪对人类造成了威胁。这种不成功的

造人过程在一定程度上能折射出当时社会发展的历

史信息。男女婚配并未产生人种,一方面,点出了血

缘婚固有的弊端。在现代人看来,近亲不能结婚,因
为近亲结婚生育的孩子在健康上存在一定的风险。
而远古时候,人们刚开始可能没有这种清晰的意识,
但久而久之,人们发现血缘婚生育的孩子存在健康

威胁、智力不健全等方面的问题。史诗《密洛陀》中
通过创设这样一个失败的造人过程,实质上也是间

接对血缘婚的一种批判。另一方面,这种失败的造

人过程也表明在当时社会中并未产生对偶婚,这与

母系氏族社会的婚姻特征是相吻合的。在造人细节

上,密洛陀召来她的女儿们,给大家分工。大姐包生

育,二姐包采花,三姐捏人仔,四姐接孩来,五姐包养

奶,六姐打扮孩,七姐来守家,八姐包养猪,剩下的繁

殖虫类。十二个女孩各司其职,推动造人大业得以

顺利完成。整个造人过程中,十二个女孩共同劳作、
相互配合,是布努瑶集体行动的真实写照,体现了布

努瑶团结互助的优良传统。
(四)造人结果

造人神话的造人结果部分往往对人类产生后的

性别、性格、特征以及与之相关的其他体征方面的问

题有所表述。[5](P79)在史诗《密洛陀》中,造人结果部

分也有类似的表述:
“人头捏来两半分,两半捏好又合拢。两半

眼耳各捏一只,鼻子嘴巴各捏半边。衔接地方

用线补,合拢地方用针缝。用线补的地方不开

裂,用针缝的地方无破痕。今天人头骨壳有缝

印,缘由就是这儿来。”[2](P309)

《密洛陀》神话的造人结果形象地解释了人类骨

壳缝印这一体征的由来。这一叙事模式把人类的生

理特征和造人神话联系起来,赋予神话以现实性因

素,增强了神话的真实性特征。当然,对造人神话造

人结果的叙述,不同民族表述不同。笔者认为,造人

神话的意义不仅仅局限于解释人类由来以及人类自

身体征方面的问题,人们在解决自身起源问题时,往
往会上升到民族起源的问题上。造人方式的不同揭

示了人类起源方式的差异,这自然也能够揭示民族

起源的独特性。而在氏族社会发展阶段,为了本氏

族的生存与发展,族群成员不可避免地需要进行对

外作战,族群内部团结力和凝聚力的重要性不言自

明。人们通过人类起源方式的特殊性,将本民族的

独特性标榜出来,不仅能满足氏族社会发展阶段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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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内部共同的心理需求,而且能够塑造出族群成员

内心的认同感和归属感。这种无意识的心理基础和

民族情感是族群内部成员共同的心理诉求。正如弗

洛伊德所说,“事实上,我认为渗透到大多数现代宗

教之中的神话世界观,绝大部分不过是投射到外部

世界的心理,对心理因素以及无意识关系的模糊感

知(可以说是内在心理感知)被当作一种建构超越现

实 的 模 型,注 定 要 被 科 学 再 次 变 成 无 意 识 的

心理。”[6](P332)

  三、《密洛陀》造人母题的文化意义

布努瑶支系的神话史诗《密洛陀》解释了天地万

物的产生、人类的由来等本原性问题,它以特有的造

人方式诠释了人的起源问题,史诗中的造人母题隐

喻着丰富的文化意义。
第一,表达了布努瑶的女神崇拜观念。密洛陀

作为布努瑶的创世始祖,在布努瑶的生产生活中无

处不在、无时不有。她不仅创造了世间万物,也创造

了人类。为了造人,她历经千难万险,却从未放弃。
在造人之前,她造天地日月,造二十四位男女大神,
造群山峻岭,造谷类食物,又除兽妖、剿妖猴、灭虎

精、造房子,为人类的诞生提供了一个安全、舒适的

环境。最终,密洛陀成功创造了人类。之后,密洛陀

进行合理分工,为人类的成长做了一系列充足的准

备。造人的成功保障了布努瑶后代的繁衍,使得布

努瑶的事业后继有人。密洛陀作为布努瑶的创世始

祖,是布努瑶顶礼膜拜的女神,是世世代代布努瑶心

中的信仰。布努瑶最重要的节日“祝著节”,相传是

密洛陀的诞辰,也是布努瑶的年节。布努瑶在每年

农历五月二十九日的前三天开始欢度瑶年,庆祝密

洛陀的诞生。这一方面是布努瑶人思源追远情怀的

体现,另一方面也表达了布努瑶人祈求祖先保佑子

孙后代安康的朴素心愿。在更高层面上,这反映出

布努瑶对密洛陀这一女性创世始祖的信仰和崇拜

之情。
第二,表达了布努瑶尊重自然的生态理念。创

世始祖密洛陀从风里诞生,从气中出世。密洛陀“挡
风身受孕,遮气体怀胎”,从而产生了二十四位男女

大神。而关于人类的产生问题,《密洛陀》中讲述人

类是由蜂蜡捏成的。神话中这样描述:“花粉能造

蜜,花蜡能酿糖。用花蜡来制造人仔,看看成不成。”
“你是花的后代,你是果的子孙。那边是繁生你的地

方,那边是滋养你的土壤。”风、气、花、果都是大自然

的一部分。密洛陀、二十四位男女大神、人类都来源

于自然界,是自然界的一部分。由此可见,在布努瑶

心中,大自然是繁衍人类的地方,是孕育人类的土

壤。人类来源于自然,人类的生存发展又离不开自

然。布努瑶自身与自然的特殊关系形成了他们对自

然既敬畏又崇拜的观念,而这种观念也促使布努瑶

形成了尊重自然的生态理念。
第三,是布努瑶社会发展历程的投影。《密洛

陀》是母系氏族社会的缩影。密洛陀、二十四位男女

大神以及人类的生育全为自然力所致。这种繁衍方

式曲折地反映了母系氏族社会“只知其母,不知其

父”的群婚生活状态。[7]在造人时,密洛陀想让互为

兄妹关系的二十四位男女大神结婚育人,这种兄妹

婚属于新石器时代的血缘婚现象。《密洛陀》造人神

话也从另一个视角反映了母系氏族社会全盛时期的

特点。如在造人前一阶段,造百鸟群兽、造谷类食

物、播种造林等,动物的驯养繁殖和植物的种植表明

当时布努瑶的农业耕作已经有了眉目,布努瑶由原

始游耕进入农业耕作时期。在造人头时,通过“线
补”“针缝”将两半合拢,以及造人后期出现的“新衣”
“花裙”“银簪子”“金耳环”“染布”“裁布”等,都在一

定程度上反映了布努瑶当时的手工业技术和织造技

术,展现了布努瑶在母系氏族社会的生活图景。此

外,《密洛陀》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母系氏族社会

的瓦解。如神话中讲述的卡亨和罗班不听密洛陀的

命令去买树种,反映了母权制开始受到挑战。后来

讲述的密洛陀派山鹰去找地方,山鹰被卡亨关了起

来,山鹰飞脱之后,密洛陀对卡亨进行严厉的惩罚,
把他关进牢房。但竹鼠和穿山甲帮助打洞,卡亨逃

了出来,这显示出母权社会的衰落和父权社会的确

立,这也是布努瑶社会发展历程的一个阶段。[7]

第四,是布努瑶伟大的精神支柱。在长期共同

的迁徙和战争中,布努瑶彼此之间形成了共同的心

理素质,民族认同感逐渐加强。在现实生活中,布努

瑶作为瑶族的第二大支系,拥有三十多万人口,但他

们全部被壮族分割开来,呈现出“大分散、小集中”的
分布特点。再加上深山密林中闭塞的生活环境,精
神上共同的信仰对族群间的团结和凝聚起着重要作

用。密洛陀不仅是人类的母亲,也是宇宙万物的始

祖。她创造了宇宙万物,又主宰着万物的运行秩序。
她以高超的智慧才能和顽强的战斗精神破除了大自

然带来的压力,这不仅表达了布努瑶改造自然、征服

自然的愿望,同时也鼓舞着这个民族。密洛陀是布

努瑶的精神纽带,她把布努瑶分散的个体集中、团结
(下转第3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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称“汉中王”,并举行隆重的称王庆典,之后“还治成

都”,不惜劳民伤财而大兴土木,修建馆舍等四百余

所,安稳地享受着太平天子之福。《先主传》注引《典
略》曰:“备于是起馆舍,筑亭障,从成都至白水关,四
百余区。”[5](P660)《诸葛亮传》注引《袁子》曰:“亮好治

官府、次舍、桥梁、道路,此非急务,何也?”[5](P694)起
馆舍、筑亭障、修建桥梁和道路均有必要,但应根据

国家财力而定,且在战争时期必须考虑轻重缓急。
《陈群传》载魏国重臣陈群曾上疏批评魏明帝修建宫

室而提及刘备曰:“吴、蜀未灭,社稷不安。宜及其未

动,讲武劝农,有以待之。今舍此而先宫室,臣惧百

姓遂困,将何以应敌? 昔刘备自成都至白水,多作传

舍,兴费人役,太祖知其疲民也。”[5](P474~475)陈群的

批评可谓一针见血,一个贪图享乐、不思进取的腐败

政权,最终只能以失败而告终。
在关羽孤军苦战荆州的大半年时间里,蜀汉上

层却在尽情享受,对前线战事无动于衷,不闻不问,
导致樊城之战开创的大好局面毁于一旦,葬送了荆

州半壁江山,葬送了一代名将关羽的卓绝奋斗,也葬

送了蜀汉集团的战略优势和统一天下的希望。

参考文献:
[1]朱绍侯.试析《隆中对》兼论关羽之失[J].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

学版),2008(1).
[2]杨德炳,瞿安全.三国历史人物新评[M].武汉:湖北人民出版

社,2010.
[3]张作耀.刘备传[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4]脱脱,等.宋史[M].北京:中华书局,2000.
[5]陈寿.三国志[M].北京:中华书局,2000.
[6]卢弼.三国志集解[M].北京:中华书局,1982.
[7]王夫之.读通鉴论[M].北京:中华书局,1975.
[8]朱子彦.论襄樊之役与关羽失荆州[J].军事历史研究,1989(3).
[9]吕思勉.三国史话[M].北京:中华书局,2009.
[10]李悔吾,谭洛非.《三国演义》与荆州[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

社,1993.
[11]王延武.关羽败亡与刘备的关系[J].江汉论坛,2003(7).
[12]朱一玄,刘毓忱.三国演义资料汇编[Z].天津:南开大学出版

社,2003.
[13]马植杰.三国史[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14]何兹全.何兹全文集(第5卷)[M].北京:中华书局,2006.
[15]杨德炳.三国著名战例新探[M].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9.
[16]章太炎.章太炎全集(第三册)[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

责任编辑 刘春丽 E-mail:157476703@qq.com

(上接第30页)

起来。密洛陀塑造了整个布努瑶的民族性格,她是

布努瑶的象征。可以说,布努瑶的精神生活离不开

密洛陀,《密洛陀》堪称整个布努瑶的精神支柱。
总之,《密洛陀》是瑶族布努瑶支系珍贵的文化

遗产,堪称布努瑶的百科全书。透过这部创世神话,
我们认识到布努瑶对天地万物、人类起源等问题的

朴素理解。神话中的造人母题不仅表明瑶族布努瑶

支系注重对人类自身来源问题的解释,而且史诗中

所描绘的特殊的造人方式将本民族的独特性标榜出

来,这对于塑造族群发展所需要的氏族成员之间的

认同感、归属感、凝聚力来说至关重要。造人母题本

身隐喻着丰富的文化意义,通过对神话史诗中典型

的造人母题进行分析,我们可以加深对布努瑶信仰

世界的了解,也可以追溯布努瑶社会发展历程的

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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